我从来以为：戏剧是艺术，而艺术不过是把心中的感动用物质的形式记录下来，使别人通过“阅读”这一物质形式，感受到创作者最初的感动。但其实戏剧同时又可能是伦理说教、是启蒙宣传、是文化商品、是宗教仪式、是娱乐游戏……几乎所有的戏剧作品，都会以上述性质中的一种为底色，同时附有其它性质特征。例如《杨三姐告状》是从反压迫的“媒体”出发，达到了艺术的境界；《李二嫂改嫁》是从妇女解放的宣传出发，达到了艺术的境界；而《十品村官》则是作为争取获奖的“定向剧”而疏远了艺术。泉州的木偶戏，是我迄今看到的，最富有“游戏精神”的戏剧。它从“游戏”出发，其中一些作品同样达到了艺术的、甚至“诗”的境界。
“游戏”是戏剧的诸多本质和源头之一。在亲身观赏泉州木偶以前，“游戏”与戏剧的关系，在我只是一种理念。我在记忆中搜寻以往看过的戏剧，没有一出能像泉州的木偶这样洋溢着如此快乐的嬉戏精神，即使《三岔口》也不能。孙惠柱教授的《神仙与好女人》几乎是一出以嬉戏为目的戏剧，而泉州的木偶径直是表现为“戏剧”的嬉戏。我觉得，从此戏剧里的游戏精神，对我来说将不再是一个干巴巴的理念认识，而是通过泉州木偶留下的一段活泼泼的强烈记忆。
没有一种戏剧表演，比杰出的木偶表演更“布莱希特”的了。
布莱希特提出了“叙述剧”（“史诗剧”）的戏剧观念，根据这个观念，表演者有时候是“摹仿”的，有时候是“叙述”的，有时候是作为李尔王暴跳如雷，有时候则作为叙述人对李尔王的雷霆之怒表达他的哀怜、同情、调侃、怀疑或批判。但无论他怎样“快进快出”，“摹仿”与“叙述”总是分离的。而泉州木偶的表演，随时都是“叙述”的，随时也都是“摹仿”的；“模仿”与“叙述”须臾也不分离！这就构成了它独特的审美品位。我虽然强烈地感觉到这种独特的品味，但还无力描述它。它所表演的《钟馗醉酒》是一首动人的诗。牵线人一面表现了钟馗的郁闷，一面与我们一道作为局外人，观赏着这位富有才华和正气的、丑陋而不幸的古人的忧伤。
林兆华在导演迪伦马特的《罗慕路斯大帝》的时候，请来了泉州的木偶戏艺人，在舞台上安排了真人与木偶双重的表演。木偶表演把血肉之躯扮演的历史生活进一步“陌生化”了。他创造了一种怪异的、奇特的、独具风格的戏剧之“美”。这种舞台意象之美与原作犀利、深刻的喜剧精神、哲学精神成功地融成了一体。
据介绍，泉州木偶剧团是当今唯一的仍然能够持续演出几十个小时《目莲戏》的剧团。这是《目莲戏》中两个乞求赈济的残疾人。传神！
